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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影經驗養成與電影映演 

 

主持人：王志欽（肥內） 

與談人： 

Ｄ：Chiara Dacco: 

冬：陳錫冬 

柏：陳柏任 

 

(冷彬開場致詞) 

(肥內老師主持) 

(08:00) 

冷彬: 

各位朋友大家早，我是富邦文教基金會的冷彬，那今天先歡迎大家在今天這

個早上能和大家聚在一起。今天這個臺法論壇其實主要是在這四年間，富邦文教

基金會和國家電影中心，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希望能夠在校園裡頭建立一種影像教

育的可能性，讓影像教育成為臺灣教育裡頭一種新的想像，那在這四年內我們受

到法國在台協會、法國國家電影中心很多幫助，包括怎麼樣讓電影在學生中間成

為一種討論，其實我們借重非常多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NC)的資訊，然後也因為

法國在台協會的關係，我們非常努力去研究法國是如何透過國家文化政策、文化

部門、教育部門，讓影像教育、觀影成為每一個法國學生從小到大一個必然的經

驗，我們也發現學生透過國家電影計畫的關係，年復一年進到電影院觀影，有著

非常好的討論品質。 

整個教育計畫對法國學生在藝術、創意、批判思考上整體的提昇，四年前富

邦文教基金會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確實借重了法國經驗，透過密切與

CNC 統籌、當地影像教育教材編寫的老師，甚至也邀請了法國導演來臺灣進行

影像交流，在這四年間，臺灣確實也一步一腳印的，類比一點法國的經驗，再回

推到臺灣現場調整，其實蠻土法煉鋼的，因為當我們開始引用法國經驗時，就發

現臺灣整體在藝術、批判思考、哲學的教育都是非常空缺的，所以試著在移植法

國經驗時，其實碰到非常多困境，這三四年來我們也透過專業協助，比如說國影

中心、產業中非常多的作者給了我們很多支持，也跟老師們開始長期建立共同學

習的關係，電影教育在臺灣還很新，還沒有一個共同方法，所以這三四年來我們

確實跟著很多不同的單位，不斷透過現場執行，累積經驗及學校老師的回饋，試

圖在臺灣建立影像教育。 

我們發現，如果在台灣要讓影像教育成為一個系統性的機制，不管是選修、

必修或者是課綱的討論，到底是未來選修的想像，或是主科發展的可能性，這確

實還有很多爭議的空間，但如果是影像教育的一種可能性，在法國確實有可能發

生，但條件是其周邊配套要相對是健全的，我們自己在推動電影教育的這幾年發



現，產業端的支持會是非常大的助力，那時我們在看法國的機制時覺得很驚人，

因為學生的觀影活動，變成是一個全產業參與的事情，戲院需要出力、發行商要

出力、教育系統要付費，他其實還是非常完整保持著使用者付費的機制，讓電影

成為大家生活中的一種可能性，我們把過去這三年主要是運用富邦的經費，讓我

們可以帶電影去學校放映，讓電影人加入團隊去推廣影像教育，但我覺得不是一

個長久之計，要怎麼樣讓政府、教育端、產業真的能合在一起永續經營，互相把

自己的資源盤點出來，看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這幾年來，產業如何連動加入影像教育這個角色，不同的單位又如何分工，

我覺得是在經歷前四年土法煉鋼的慘痛經驗之後，希望在今年能有一個收攏的討

論，並讓所有相關人員進場一起討論可以有什麼樣的未來，它可能是社區型的計

畫，也有可能是小一點的教育計畫，它不見得是一個全面性的計畫，但重要的是

這個典範如何透過討論梳理出來，我覺得這是我們在這三天非常努力想要做的嘗

試，尤其特別邀請到兩位法國電影教育界的先進，也邀請到一些區域性的電影放

映空間、場館方，接下來也有產業的人、導演、片商，教育界人士，我們希望透

過這三天把大家聚在一起，一起來腦力激盪，共同對話，也許能提出一點對國家

政策、教育政策的想像，那這三天我們也會有完整逐字記錄，我們有一組非常好

的工作人員在後方記錄，同時將對話過程梳理，希望這三天結束之後，我們仍能

帶起更多討論，並回饋到政策上再做一些建議，所以很需要大家在這裡，雖然同

樣是觀眾，但也是討論的夥伴，希望大家能共同討論出方法，起碼在未來一二十

年的教育中，我們有那麼一點點有跡可循的答案，所以再次歡迎大家。第一個階

段，我要先把主持交給一起長期工作的夥伴王志欽老師，他也非常清楚電影教育

機構的脈絡，所以也會在脈絡的基礎上試著導引對話，那我們歡迎老師！ 

 

王:  
感謝大家今天來，因為我們時間侷促，講者有豐富的東西要呈現給大家，我

就長話短說。第一個主題作為論壇開場，其實是很具象徵意義的，就關於觀影經

驗的培養跟電影映演這件事情，為什麼要從觀影經驗開始？因為我們可以從比較

獨立、非主流的電影推廣開始，我們平常太容易接觸到主流商業的電影，第一場

講座，我們請到三位在推廣獨立電影的從業人士來進行討論，首先是巴黎獨立電

影聯盟的教育統籌 Chiara Dacco，稍後會有簡報呈現，當然在三位講者都各別分

享後，我們會有一個後續交流時間，再詳細討論三位經驗如何跟臺灣、跟在座的

各位產生關連，那我們請 Dacco 女士先開始。 

 

 

Chiara Dacco: 

大家早，我是 Chiara Dacco 今天非常榮幸能來到這裡，首先要謝謝富邦文教，

還有國家電影中心，這是我第一次來台灣，來介紹我在獨立電影聯盟裡的經驗，

現在巴黎有 32 個獨立戲院，過去 30 年來，我跟中學生、大學生進行影像教育，



我對台灣其實不是那麼熟悉，如果大家不清楚我說的事情，可以舉手發問 

其實我是義大利人，我在十六歲搬到巴黎，希望能從事電影的工作，因為我們知

道巴黎是歐洲電影的首善之都，當地有非常多戲院，全年有非常多新片放映，不

論是獨家或經典電影，或是已經上映很久的片都可以看到，觀眾可以在任何時候

看想看的片。 

但在義大利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在巴黎這類的文化經驗已經進行很久，所以

可以吸引不同觀眾去觀影，我很樂意分享巴黎這些經驗，就像冷彬所講的，巴黎

其實各種類型的電影院層級是非常清楚的，其實我之前先是擔任女性影展的負責

人，我知道在台灣也有所謂的女性影展，我們也會在影展中遇見世界各地的人，

在這當中有各式各樣的電影教育推廣活動，每一年都有 600 多個學生來交流，透

過這些影展，我發現這些電影有些非常艱深，如一些實驗或經典電影等等，對學

校來講是帶他們探索，我認為學生有能力看各式各樣的電影，這是我在影像教育

首次的經驗。 

在巴黎郊區的時候，我負責運作一個擁有國家經費的電影院，在義大利是完

全沒有的，在法國，無論大小城市都有這樣的電影院提供民眾相關的觀影機會，

在電影院，有人負責影像教育則包含了片單或座談，他們選擇這些電影是去思考

說為什麼要放映這樣的電影，由於前述這些經驗，我才成為巴黎獨立電影的統

籌。 

1992 年，CIP 成立的宗旨是針對年輕人，他們發現年輕人很少去看電影了，

那如何主動出擊呢，他們決定走向年輕人、走向學校，讓他們發現電影。所以當

時有一些電影院結合起來，希望向學校介紹電影。除了電影，他們也要捍衛獨立

製作的電影、藝術電影，這也是法國的特性，因為他們的電影不只是商業的，也

有文化和藝術的電影，當時我們也是摸索如何進行這樣的影像教育，我們首先跟

巴黎市政府、CNC、還有法國各學區負責人進行協商，也開始讓老師們對於電影

有相關的訓練，因為要讓學生了解電影的話，老師必須成為傳遞者。 

CIP 一開始就了解必須透過老師傳承，作為這樣的協會，我們也擴及其他的

電影院，不只是一開始的十幾家，有了這個公共資金，我們也希望不只是巴黎，

也讓各地更多的年輕人學習怎麼看電影。最近這四年來，影像教學已經不只針對

年輕人，成年人和其他族群也有。在巴黎有 86 個電影院，大部分都隸屬於電影

集團，大概有一半屬於連鎖，但是 80%的票房都是這些連鎖戲院的成果，我們可

以看到這些連鎖戲院，放映美國商業片，賣爆米花等等，也是他們的營業額。但

特別的是，他們同時也放藝術電影或其他外語片、獨立製作的電影，這些連鎖戲

院有很多，例如在市中心有 27 個廳的電影院，因為他們看到有市場在。所以在

法國獨立電影也有專屬戲院，也有影像教育的人員在電影院，特別是大型連鎖的

電影院，也會放映這些獨立電影。請看這張電影院分布圖。電影院可以跟各學區

的學校合作，進行教學。當然我們只佔這裡面的 32 間，我們並不是多數，但我

們非常有熱誠進行影像教育。 

在此提供一些數據，我們有一萬一千個座位，我們的票房，巴黎整個有二千



四百萬的票房，我們只佔一小部分，但對我們來說，任何一個售出的座位，對我

們來說都是推廣影像的成就。進行這樣影像多元化的任務，可以得到公部門的補

助，我們也會跟觀眾進行影像的討論。每年有十一萬五千的人次收看，許多的年

輕人或教育者也都認識 CIP，因為我們已經進行二十、三十年的工作了，大眾也

知道我們。 

另外我們的活動有二十幾種，雖然我們只有六個人，必須說明我們是民間的

社團，但資金來源是公部門，因為法國政府認為我們有公眾利益，因此願意資助。

在義大利就沒有這種可能，民間社團不可能得到這麼多財源。這些資金來源不只

是全國性的，也有市政層級和地區層級的。所以民間團體其實它的存在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是第一線的專業人士，由他們來推廣是最適合的。影像教育部分，我們

有兩類計畫，一個是跟 CNC 進行的影像教育，另外是我們原創的影像教育計劃。

大家或許有聽過，尤其是公部門的 CNC，因為他們兩年前曾來台灣參訪。法國

的文化部門跟地方政府合作推廣電影，對法國政府來說，這是讓法國人民未來會

走進電影院的開始，這是他們認為很重要的一件事。 

主要是我們都放原文的電影，有各種類型，文化資產較老的電影、藝術電影，

有短片和紀錄片，實驗性質的電影、也有文學性的電影，CNC 每一年會提供清

單，大概有 70 部電影，他們已經買下版權，會有二十多個影像專家組成委員會，

他們一起看這些電影，決定那些真的是必須向年輕人推薦，由這樣的委員會來決

定。而這個推薦片單，所有老師都會參考，因為他們知道這些人都非常專業。在

這七十部電影之內，協會再選出三到五部，放給學生看。這是有雙重的審核，選

擇最適合的電影。第二個很重要的目標是，教育這一些傳遞者－也就是老師們，

如何讓這些老師帶學生看電影後，進行討論和分析。這是一種能力，也是非常重

要的，我們不只是要看完電影而已，而是要真的學習過程，老師也必須接受訓練

來帶這樣的活動。我們有工作坊，好讓學生進行活動，去分析和思考這部電影背

後使用的技巧和訊息。帶這些活動的人不一定是電影專業，可能是法文老師或歷

史老師，但我們也會派電影專業的專家來參與工作坊，讓學生有不同角度來分析

電影。除了他們文學或歷史、哲學的老師，也有一位電影專家跟他們一起分析，

甚至教他們怎麼拍電影、重現，這樣的影像怎麼拍出來的。這是我們認為很重要

的成立目的。甚至我們會思考為什麼要這樣的拍？任何影像都不是中性的，都是

選擇的結果。 

這樣的工作坊對小學生或幼稚園，也都有影像教育的機制，我們認為要越早

開始越好。我曾經待過的機構，甚至會為 2 歲的小朋友放映短片，大概 10-20 分

鐘給他們看，因為我們覺得讓小朋友很早接觸學會談論電影，是很有趣的事情。

越早讓他們接觸，讓他們習慣去看一些他們自己可能不會去看的電影，讓他們的

世界更寬廣。也確實，我們看到法國觀眾的口味非常多元，因為他們從小就學習

看不同類型的電影。雖然我們是一個民間團體，這也是我們為公眾利益做出的共

獻。 

 



我們的票價是 2.5 歐元，真的很便宜。法國票價是 10 歐元，讓我們真的可

以專心投入影像教育，好讓其他經費用於影像教育上。很重要的是，讓學生知道

看電影需要付費，並不是免費的。我們每年會放映四百場電影，每場大概是一百

個學生，放映之後有一些討論，現場會有教育推廣人員。每年有三萬三千人次來

看電影，雖然數量不算很多，但對電影院來說也是重要收入。我們也可以發現法

國電影觀眾的年紀越來越大，年輕人越來越少，法國電影聯盟等都在思考如何透

過電影教育，讓學生知道如何去閱讀影像，去認識電影。所以我們要進行影像教

育的話，必須讓他們去電影院面對大銀幕，去真實地體驗電影，同時也告訴年輕

人，看電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除了好萊塢大片之外，還有他們平常不會感興趣

的電影，就算他們不感興趣，我們也可以從他們口中知道為什麼。這是有關巴黎

地區的數字。有 550 個班級前來參觀。所以從 2012 年到 2014 年有將近四百萬個

票房收益。所以我們必須了解，一方面我們需要票房維持戲院運作，另一方面我

們需要相關經費進行影像教育。 

這是一些相關活動，這些觀影跟教師培訓，他們可以請六天假來進行課程，

這都是由國家來負擔，除了電影之外還有相關主題。我們討論電影中的音樂和剪

接等等，教師也有接觸相關電影周邊的主題，漸漸他們可以讓教師獨立向學生介

紹這些電影。在主持這些培訓的是專業電影人員，和學校教授、電影技術人員，

讓教師真正體驗到電影真實的面貌。我們也負責參與中學生看電影的活動，每年

可以選擇看五部電影，有三百個場次，在巴黎有二十間影院參與這個計畫。關於

計畫預算，我們大概有十五萬歐元，讓我們能進行影像教育/工作坊的規劃。這

些工作坊可以讓學生了解電影的實務層面，可以參與製作，相關人員也會陪同學

生去參加影展，認識不同的電影類型。 

其實在影像教育方面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的電影是針對學生，而不是一般民

眾。在影展中就可以跟其他一般民眾一起參與，一起看電影。比如紀錄片影展，

還有實驗電影的影展等等。我們也有影展的合作夥伴，我們選擇一些影展片，鼓

勵學生來參加影展，和其他民眾一起認識這些電影，也可以跟他們的家人一起來

參與，不是以學生身分，而是真正的一個人來看電影。他們培養學生來主動地觀

看電影，我們都有比較低廉的票價，有時可以針對他們想看的電影，舉辦相關的

場次，讓學生、老師和家人們一起來看電影。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學生成為影院

俱樂部的成員，這是我們的目標之一。 

在法國特別的地方是，電影並不是一個科目，但除了一個特例，有一些高中

有電影班，每星期有三到五小時是電影選修課，學生可以選修這樣的課，之後成

為電影從業人員，這是特別的組，就像高中生他們有分文組、理組等，他們可以

看到的電影就沒有任何限制，而且會有許多電影從業人員去這些學校進行推廣，

會跟學生一起拍電影，另外也會教他們如何成為一個深度的電影觀賞者，當然這

些學生，既然已選擇想進入這個行業，給他們看的電影就是比較難的，有深度的。

於是我們的工作反而是比較容易的，我們不是推廣者，只是陪伴。在整個法國，

雖然數量不多，但確實有這樣的電影組。 



另外還有一個獎項，在巴黎，讓高中生去看八部電影，由他們票選出最喜歡

的電影。這個由高中生來評選的電影獎。影片主要是當代的，他們會跟一般觀眾

去看，進行電影評論，無論是書寫或拍攝的方式，或是用推特做電影評論，不一

定要用傳統的方式，來進行這樣獎項的頒發。這也是法國國家級的計畫。另外我

們在巴黎跟市政府合作，市政府出錢讓我們跟某些班級進行工作坊。一次是兩個

小時，我們可以接觸到 14%的學生，我們沒辦法做大量，但希望品質非常的好。

在二十年前，我們就有人提出希望可以做長期工作坊來陪伴學生，確實我們也朝

這個方向努力。二十年前我們就混合不同年級的學生一起看電影，從年初看這部

電影，大家分析討論，期末大家聚在一起討論。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實驗，大家不

同年齡會有不同感受。學生除看電影之外，也會互相討論，這是很有趣的，因為

許多工作坊沒有時間進行交流，那我們有好幾次的會面，才有這樣的機會。 

另外我們也有所謂的與 CIP 的會面，這入場票是 4 歐元，相當於一百四十塊

台幣。入場後就可以看電影，也可進行討論，各位可以看到相較於學校，入場的

人數比較少，但我們是客製化相關的電影介紹，陪伴這些成人來學習看電影。今

年我們也第一次提出新的工作坊，讓成人和教職員來學習電影專業。另外是學生，

他們會畢業，之後怎麼辦呢，因為在學校時他們會聽從老師的指導去看電影，畢

業後如何讓他們成為電影觀眾呢？這個計劃叫藝術的起源，所以我們讓電影院的

經營者互相討論，選擇許多電影包含商業片、藝術電影，還有文化資產的電影，

選出電影清單，讓家庭可以選擇電影去觀賞。同時這清單上也會有建議的年齡，

讓家長可以選擇適合的年齡讓他們的小孩去看。當然我們的清單會在所有的戲院

裡發給觀眾，每年都會有五千多位的家長收到這份清單。他們可以推薦給小孩，

或是他們自己想去看電影都可以。這是蠻成功的實驗，藉由這個計畫讓原本在家

裡看ＤＶＤ的年輕人，他們有更多的選擇。他們也可以成為會員，入場費就會從

5 歐元降到 3 歐元。這計畫除了希望他們入場觀看後，也有工作坊。讓他們討論

分析，模擬電影相關的專業，這是傳承媒介的工作。 

時間差不多了，我做一個結尾。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是教育大眾，如何讓

大家的資源結合起來，讓更多多元的電影被大家發現。由獨立電影院團結起來進

行這樣的工作。我們一開始也有做市場調查，比如說對法國人來說，大家認為怎

樣的電影才是獨立電影？大家認為是由專業有熱忱的電影人來經營。我們遵循這

樣的印象，也做了一個形象，讓大家更容易在視覺上認識我們，也有做這樣的廣

告短片和網站，在網站上可以看到所有電影場次和工作坊，任何的電影場次也會

有相關及其活動的介紹，所以這些電影院要支持下去，都會進行約 250 場/年的

活動。各位可以想像每年除了播放電影外，還要舉辦這樣的活動。 

在法國有這樣的網站，讓大家更容易去接觸獨立電影，去了解有哪些活動。

當然我們也會介紹每一個電影院，相較於連鎖影院，它們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他

也常常是一個有魅力的場所。我們也有首映的節目，每年 32 個戲院有 32 場首映

會，這是針對成人的族群，讓他們可以在首映會上，先看到七月到十二月的電影，

每個戲院也會先藉由這機會向成人觀眾介紹它們今年的片單。所有觀眾可以從一



個廳走到另一個廳，可發現大家不同的片單。每個頁面都可看到一個電影院，還

有電影。所以這是我們網站呈現方式。當然這網站也為我們吸引很多合作夥伴，

另外必須要說的是，為了讓更多人能接觸電影，確實在普及化這件事情上，票價

是很重要的。有些弱勢族群沒有這樣的能力，負擔這樣的價錢去看電影。所以我

們會有一些優惠，15 歲以下只要 5 歐元，我們也有會員的制度，會員也是以 5

歐元可以去看電影。這個計畫從 2017 年 8 月開始，相當的成功，許多人是為了

支持獨立電影和電影院而成為會員，這些會員也因為這樣發現更多電影，我們也

打了一些廣告。對我們來說這個溝通過程非常成功，也吸收到很多新的觀眾。這

些人原本會去看院線商業片，因為這些推廣的工作，讓更多人轉向獨立電影。接

下來我們也希望跟更多夥伴合作，比如圖書館，抱歉我超出一點時間，希望大家

有問題可以向我提問。 

 

 

（１：０７：５８） 

冬： 

大家好，我是沙鹿電影藝術館陳錫冬，這張照片上面是寫民國９９年１２月

２５號，這是我們之前的外觀，上面是寫沙鹿鎮立圖書館，以前我們是隸屬在沙

鹿鎮公所，我們深波圖書館是味丹企業人楊深波先生從建築設計到完成。這個建

築物也有三十年的歷史了，我們維持得還不錯，一直有做一些裝修。我們左上角

那邊有一個華氏 451 度，這是我們美國小說家布萊柏利寫的一本反烏托邦的小說，

法國導演楚浮也改編成電影。藉由這樣的意象，我們圖書館要去推電影的特色，

這是我們的意圖。上面有很多石頭，是大肚山既有的鵝卵石，當作在地文化。 

我們這個館為什麼要去選擇電影作為特色，其實我們當初的出發點是想說一

個公共圖書館，我們希望讓他有一個特色去突顯出來，剛好我自己在台中縣立文

化中心，負責視聽資料的管理，當時在推藝術電影和古典音樂。所以我來到深波

圖書館，我就想說再把電影放進來試試看。那時我們就開始收集電影圖書，慢慢

開始推電影的相關活動。 

我們收集到這些電影圖書、影展雜誌、手冊等，這是一般讀者比較願意去看

的書籍。這些電影書也參考國家電影中心的分類方法，從電影門類再去細分，大

概有五六個門類。我們在 1998 年的時候，開了一個研習營。我們那時候請到林

正盛導演、聞天祥老師、謝嘉錕老師，這幾位老師來進行一系列認識電影的課程。

那時候聞天祥老師還在當兵，我們邀請他來為我們講電影。陸陸續續，2001 年，

邀請他來做愛情功課的電影研習。想說用愛情這個主題比較可以吸引大家過來。

過去我們也跟電影博物館策劃一個三月影展，之後再請聞老師及六位新銳導演，

呈現自己的電影作品。剛好在 20002 年那時候，當時的文建會提出地方文化館的

計畫，我們剛好可以迎合這個計畫構想。所以我當時就把我們過去的電影活動和

電影特色的建議，提出一個計劃，也就是｢沙鹿電影藝術館｣的計畫，獲得文建會

補助。2004 年就先掛牌，等到下一年我們就開始營運。 



剛開始，我們先把空間修繕，從戶外景觀盡量去形塑成一個有電影氛圍的空間。

讓大家感覺一踏進來，就感覺這是可以跟電影密切結合，可以看電影的地方，我

常跟一些來訪問的朋友說，我們希望去看一部電影是去穿越那個書香氛圍的感覺，

而不是像過去我們小時候看一場電影，是要穿越那個柏青哥。穿越那個感覺是不

一樣的。像我們去國家兩廳院是一樣的感覺，我們希望電影是文化的體會。 

這是我們的入口，從這邊可以看到自製的一些藝術雕塑。來到內部空間，我

們是用台灣電影代表性的人物，在我們的樓梯牆上。上去後就是二樓的電影院。

有 80 個座位，我們當時的想法是做到跟一般電影院一樣，剛成立時有購買膠捲

放映機，營運十年後這部機器已經變成老古董。現在要用數位電影放映機，可是

我們經費已經斷炊了，所以期待下一筆經費可以補足設備的缺憾。 

這是在我們 2005 年正式營運，放映的第一部電影是當時候孝賢的新片《咖

啡時光》，當時我們地方上的文史工作者，可以說是整個大集合，像同樂會一樣，

非常歡欣鼓舞，我們台中地區能有這樣看電影的空間。這是我們在放映《佐賀的

超級阿嬤》，不是每部電影都有這樣的盛況。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照片，扶老攜幼

來看電影，而不是一般大家各自看，跟別人不相干，而是非常溫馨的感覺。但有

種感覺盛況不再，因為設備趕不上時代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我們去看電影就是希望看到真正很深入的層次。除了看電

影之外，我們公共圖書館最希望大家也可以把書帶回去看。這就是我們經營電影

這一塊的心願。這是我們在今年年初在台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合作的紀錄片雙年

展的現場。我們算是一個小圖書館，又是比較偏鄉的地方，我們是做了十幾年這

樣的電影特色，算是有被看見，一些策展單位都會直接來跟我們接洽，作為巡迴

的端點。在 2005 年，蒙藏委員會有來做影展，作為中部地區巡迴的端點。在我

們沒有經費的情況下，積極地做電影推廣，能夠被看見，覺得很欣慰。 

這是今年年初紀錄片雙年展的映後座談。不是每一次都有這樣盛大的映後座

談。這是花很多錢很多人力。過去我邀請劉森堯老師來進行講座，電影看完之後

大概走掉一半，留下來的大概是十來位，甚至不到十位的觀眾。我們真實的景況

是這樣子。這是投注很多人力才有這樣的景況。有點像嘉年華會的節慶式的，大

家去趕一個市集這樣的感覺。所以其實電影人口是有的，只是沒辦法去聚集起來。

他如何去聚集，就是我們要去克服的難題。 

這是我們跟靜宜大學合作的模式。靜宜大學大傳系有一位劉森堯老師，開了

一門電影賞析的課程，把學生拉到我們這社區來，讓學生去認養我們幾場映後座

談。它們的主題就隨著老師的講授課程來挑影片，把他們課堂上所學的賞析方法

應用到我們講座。我稱其為影評實驗室。他們非常用功，認真在做影評賞析的座

談，也不輸給劉森堯老師。他們一個學期有六部到八部的影片，做賞析和座談，

這其實是大學生的專業服務學習，我們也很樂意讓這樣的課程進到社區，讓大學

的資源跟社區來共享。這是我們劉森堯老師在講系列電影賞析的座談。講到後來

他就跟我講說，沙鹿這邊可能可以暫停了。他覺得這樣的講座可以放到台中市區，

所以我們期待影視發展基金會把獨立電影弄出來後，我們可以再邀請劉老師進行



這個講座。 

這是我們結合飲食文化，我們館內的飲食文化專書，我們挑出一些相關電影

做延伸。我們也拉到咖啡廳的現場，期望直接去把觀眾找出來。不斷地嘗試。再

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這個館除電影欣賞及賞析外，我們還組織一些影像志工，

培養這些志工伙伴可以做一些影像創作。過去幾年，我們有地方文化館的經費在

挹注的時候，每個月第一週和第三週有固定聚會，大家一起討論影片創作。我們

有幾位志工都有接案子，有的甚至是公民記者，創作量之豐富我們都懷疑說你現

在有在上班嗎？覺得算是我們在做電影這一塊時，意外培養了影像創作夥伴。 

這是我們團隊自己製作的圖書館簡介影片，片長大概 27 分鐘，也是我們從

拍片的構想、劇本發想一直到拍攝簡介後製，都是我們這些志工一起合力完成，

持續拍了 2 年時間。有位志工當時還在台南藝術大學念音像所，他在大三的時候

來我們這邊當影像志工，後來因為熱愛電影、去台北跑影展，來我們這邊之後，

畢業後去傳播公司一兩年，再去念藝術大學。在斗六蹲了六年，完成斗六湖山水

庫的紀錄片。這是我們這些夥伴接受委託，那時候是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在豐原的

編織工藝館，20 周年的影片，由我們志工伙伴完成。這一段是我們那位公民記

者，針對我們這些所推的電影活動所作的報導。 

 

(播影片) 

 

這是剛剛公民記者幫我們作的報導。接下來我們分享，我們跟沙鹿國中的合作，

利用社團課程教他們簡單的微電影製作。過去我們做剪接教學時，都是用專業的

軟體，但是效果不彰，因為門檻太高，回去也沒有軟體可以練習。所以我們改用

簡易的軟體教學，甚至用手機也可以剪。這是他們自己去拍去玩，我們想到一個

辦法，請沙鹿國中家長來觀賞電影，由老師來賞析陪伴。這樣就不會跑一半了，

大概跑三分之一。我們很常被問到經營困境是什麼，最常遇到就是沒有錢。我們

有一個夢想，期待我們像高雄市電影館那樣，有一個獨立的電影圖書館。希望未

來幾年有機會能實現。今天先講到這裡。 

 

(肥內老師主持) 

王： 

我們謝謝陳主任的分享，那當然公部門在做影像推廣的過程中，其實常遇到這些

困境，這些困境該怎樣突破，其實就是大家要思考的部分了，那接下來請光點華

山的行政總監陳柏任小姐，來跟我們分享他們在經營光點，排片等等他們有哪些

想法、策略，謝謝。 

 

柏： 

大家好，那我看今天時間點也快要打鐘下課了，那我就簡短分享，當富邦文

教基金會邀請我來的時候，其實我想到的是，為什麼非主流觀影在現在這個社會



越來越重要，重要的又是什麼呢？我覺得在這幾年，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科技越

來越發達，我們種種科技都讓我們隨時可以看到電影，所以進戲院看電影這件事，

是我們在經營地區電影院遇到很大的挑戰，也就是如何呼喚大家進來電影院。我

認為如果要經營藝術電影院，我們要經營空間的儀式感，也就是說把觀影這件事

情，形成一種儀式化的過程，會有別於我們在手機看到冰冷的接觸。我覺得電影

院除了儀式性之外，還有屬於人的溫度，屬於實體的接觸。我們其實安排了非常

多映後座談。那麼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現在有光點台北與光點華山，我們經營

空間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我們都是歷史建物所產生的，這可能在台灣藝術電影院

中是蠻獨一無二的。當大家進來古蹟跟歷史建物看電影時，其實我覺得空間是有

故事的，會讓進去的人有不同氣氛。也會有一個電影教育，為什麼我們要做電影

教育？這跟冷彬、dacco 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是為了商業考量。因為我們發現年輕人不看電影，這個產業就沒辦

法運轉。它們不看，因為他們看不懂。這不是他們熟悉的語言，他們熟悉的語言

是好萊塢的語言嘛，所以我們開設了很多講座、賞析的相關課程，我其實很懷疑

我們臺灣的創作者創作了那麼多多元的影片，我們臺灣的觀眾準備好接收這些影

片了嗎？我很怕十幾年之後，年輕人再也不看電影，所以我希望能開始扎根，作

電影教育。 

這是我們兩個光點，光點台北是由美國大使館改建，光點華山則是在華山

1914。一個比較優雅，一個比較野性。最重要的是歷史文化建物如何跟周邊連結。

我們為什麼要介紹這個空間，我們一進這個空間，就產生跟空間的連結，不同於

進入商業影院。我們從車水馬龍的街道，再來走進電影院，我們發現他是一個漸

進式的，從門口到草地，到達建築物裡面，我們心靈是一層一層沉靜下來。我們

慢慢把觀眾導進要去看藝術電影的時候，這一條有形的道路，以及觀眾看完電影

後可以留在原地慢慢思考，我認為這才是走完整個儀式性的程序。 

這個是好像是大正時候蓋的，就很多日本學者到西方留學後回到他們殖民地

蓋的，本身有一個很優雅的味道在。以前中山北路其實是日本的赤石街道，他其

實是日本王公貴族要到圓山神社要去參拜的路程。所以中山北路到現在有瀰漫著

非常優雅、有西方色彩的地方，也影響到了光點台北的氣氛。他過去也曾經是外

交的中心。這是光點華山。我們一進華山就會發現很多樹，很多大型艙房。所以

他的吞吐量比光點臺北來得大，我們跟園區其實是一個戰略性的夥伴，也就是園

區吸納來的人群可以帶進電影院裡。 (敘述投影片中光點華山的魅力)，因為我

們其實是在酒廠裡面，有一種工業感，這是電影院的外牆，一直保留著它原始的

特色，這就是我們光點華山的樣子。我希望觀眾進到光點有一種儀式感。透過一

層層場景的改變進入到影廳，進入到自己的世界。擁有屬於你自己的觀影經驗。

有別於商業影城給觀眾的感受。我們也有做獨立影展，十年之間有 42 個影展，

與法國在臺協會密切合作，因為法國有源源不絕的片單讓我們挑選，那中山北路

到現在也還有許多日本居民居住，我們也辦一些日本相關的影展。 

(歷屆相關影展的介紹)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電影院的排片，其實是一個橫向延伸。他是我們營運的最基礎，

排片節目要好，但如何傳達這個影片的精神，空間的精神，透過影片相關的簽名

會、活動裝置等等。讓這樣的節目精神能夠深入人心。民眾的消費主要不是買電

影票，而是參與這個活動，並對這個活動有歸屬感，他自然也會對這個品牌產生

認同感，對這個品牌的排片有信心。 

我們有年度扶植新導演系列，我覺得這跟電影教育很有關，電影院其實位在

產業的下游，產業的上游其實是創作者，我一直認為戲院是一個平台，去把創作

者和市場連結起來，臺灣有很多年輕的導演，其實每年創作非常多的電影，可是

能夠上院線的很少。因為創作產業鏈是很斷裂的，有時候創作完可能沒有行銷，

行銷完沒有找戲院發行，戲院發行完三天就下片了，但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做這樣

的事情，去培養這些台灣的新導演。我們在光點臺北的時候，有一部短片叫《天

黑》，當時我們去放映這部片，讓這個導演有發展成長片的決心。後來他拍成《逆

光飛翔》，我記得當年那部片獲得金馬獎提名，而黃裕翔也是當年最佳台灣電影

工作者得主，這部影片就貫穿了那年所有電影的精神。我們戲院放新導演的影片，

對導演來說意義重大，他可能會因此得到家人的認可、讓戲院更有信心去上他的

第二部片。所以我們就開始做扶植新導演系列的活動，那今年已經做到第九年，

另外也為新導演做法律著作權的教育，因為其實很多新導演創作到一半，就要去

打官司，會因為著作權問題而無法心無旁鶩的創作，所以我們希望能替他們解決

這樣的問題。 

然後說到今天最重要的問題，電影教育，我們光點電影教育分三個層次。第

一個，我覺得在台灣這樣的氛圍，一個藝術電影院其實就是電影教育的一種。第

一層是一般觀眾，我們每一部影片都會量身訂做講座或周邊活動，藉由活動能接

觸影片的多樣化。第二個層次是電影課程，這是在光點兩館非常重要的營運軌跡。

我們會開四到五門課，約五十幾堂的課程。那這個電影課程對應的是一般觀眾和

電影專業人員。對一般觀眾，我們是做電影賞析或電影史，從電影鑑賞的角度下

手，這個目標觀眾，除了對一般觀眾之外，還有學校老師。我們對學校老師有提

供很好的折扣。第二個是電影的專業實務課程，其實現在臺灣的電影工作者不怕

多，其實就怕一半已死在沙灘上。我們一系列從上游到下游，從製片電影提案，

我怎麼跟有錢的人提案製作，很多導演是不知道的，怎麼行銷？怎麼分潤？你會

面對到的法律有哪些？一步步教導這些電影從業者，或有志於從事電影業的學生，

都可以來上課。第三個層次是影像推廣教育，其實我們昨天才做完一個影像推廣

教育，是給校園的，我希望能用戲院這個點，這是我們手上最大的資源，我們主

動邀請附近學校的師生進來看電影，並且請到影人過來映後座談，我們希望藉由

這種映後座談，讓小朋友能夠問問題，對創作者進行反饋和思考。其實有時候小

朋友問的問題都很有趣。他問為什麼要拍這樣的東西呢？他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問

題，往往都很本質性，有時候導演都答不出來。在這麼多次跟學校結合的活動裡，

就是請老師跟學生，我覺得 dacco 女士說的很對，對小朋友而言，最重要的就是

老師的角色，所以比起讓小朋友來看電影，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種子教師的培育。



所以我們今年第一次做了中學教師的種子課程。讓將來有志於電影教育的老師，

手上都有可行的教材。(光點舉辦的課程快速介紹)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到小朋友問很本質性的問題，小朋友問，導演，你怎麼讓

小狗能乖乖在那裡拍片，這就是有拍過電影的人才問過的問題啊，我們一般觀眾

問的可能都是從精神性、感受性的部分下手，你看這些拍過電影的小朋友，他看

電影的語言不一樣，他還會問導演要不要拍續集，用怎麼樣的角度拍續集，他是

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喔。 

 

（介紹場館） 

我覺得一個場館的建立，是要讓觀眾有良好觀影經驗，讓觀眾能一而再再而

三的來，我覺得現在觀眾都不太有時間，常常出門看完一部電影回到家就三四個

小時，如果今天又剛好踩到地雷，所以我覺得電影院排片應該要能讓觀眾有信任

感，讓他們覺得，喔，光點排的片子應該不會有地雷，有這種品牌信任感很重要，

再來我們會開發一些週邊產品，來開發新的觀眾群，目的不是為了營利，就像前

面剛剛講到有一些觀眾進來是為了這些產品，好像沒什麼時間了，後面還有一些

分享的時間，那就謝謝大家！ 

（２：００：５７） 

 

肥內老師帶三位對談 

 

王： 

雖然時間有點超過，但希望大家還是有耐心的聽三位講者在不同體系下、針對一

個問題進行溝通交流，那請三位講者上台，那台下的觀眾隨時有問題，也可也提

問喔。 

好，剛剛聽各位的分享，能發現在不同機制上，在面對電影教育推廣的思維是非

常不同的，想先請教你們怎麼去看待，比如說像陳主任在戲院端處理構想空間設

置，有一定程度的問題是他要怎麼樣去形成誘因，比如說透過軟體（片子）還是

硬體（空間），那在思考上來講，他其實有一個很幽微的東西，比如說以光點的

例子，是先有空間作為主體性去思考，還是以片子為優先，那你在思考的昰說你

們要吸引觀眾來，但是是多一點的觀眾，可是最後這東西是否能達到我想的效果，

那在建立品牌之後，我們是否只有固定的觀眾，那又如何拓展出去其實是一個問

題，那當然陳館長（陳錫冬）的情況在位置上有先天的弱勢，那您在思考說要讓

更多人來的過程中，是不是會逐漸失去理想性？那必然會有一個時間去累積的過

程，那是否有辦法花時間等待過程完成，那在沒有的前提下，有沒有什麼關於整

合的想法，可以去做一些努力、合作，那回過頭來會想了解像是巴黎獨立電影連

盟，在做這件事情，有沒有辦法追蹤長期以來所做的努力，是否真的對年輕人有

一定的效果，又或許是根本不需要去衡量效果，就讓教育成為長時間的潛移默化，

簡單來講，透過映演結合電影教育的本質是什麼，你們希望看到的是什麼圖像？ 



冬： 

其實我們在作電影這塊，我們出發點是行銷我們圖書館，還沒有想到落實電影教

育的部分。我們在考慮要去營造這些電影觀眾，怎麼樣讓他們進來的時候，我們

想到的是說，如果去迎合他們的品味，那是時尚，不是需要我們圖書館來做的。

所以我們在規劃電影的時候，我是很堅持，一定是在一般商業電影院看不到的電

影，來提供給這些進到我們圖書館的讀者朋友。至於人來了多少，我們是用時間

去醞釀、等待。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初衷。所以我們一直有作一些嘗試，利用一

些社群團體、教師進修、邀請學校到電影空間來講一部電影，之後由講師來分享

和座談，這樣是最直接的。讓教師對電影有程度的了解，回去可以回饋給學生。

我們是在這樣的嘗試跟努力。另外還有像剛剛講的，利用家長會的機制。另外我

們也嘗試跟高中校園直接跟學校合作，直接開設電影製作的課程。針對這些高中

生去設計的課程，進到電影初階創作的認識。做不同的嘗試。 

 

柏： 

我覺得在經營電影院的行銷很重要，其實空間也是一個行銷。剛好我們是用這兩

個空間，跟法國 CIP 一樣我們也是用協會來經營，通常是以政府的建設來經營藝

術電影院。政府的建設通常都是地方文化館或古蹟歷史建物，我以前拿到這樣建

物的時候，總覺得會很難做電影院，根本沒有電影院的感覺。那我們就新創一個

電影院的特色吧。這是把危機變成轉機的方式。我們怎麼都沒看到台灣電影的影

片呀，那我們就把台灣導演的影片找來播放。以後的電影還是需要年輕人來支持，

所以希望能對年輕人做電影教育。你說怎麼樣擴散，我覺得節目的策劃是不用說，

一定要非常優良，有時要獨家，有時要跟其他院線配合，我覺得節目是最基本的。

再來是民眾鑑賞力要提升，再來是良好的觀影品質。我們的觀眾好像說是一般的

文藝青年、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等。但我有不一樣的觀察，我認為好的藝術電影，

應該是要普羅大眾也能共賞的。在 2007 時，我們公司有部片叫《愛麗絲的鏡子》，

這部片子其實在講兩女一男的同性異性的故事，那一年片子去了法國影展，導演

回來跟我講了一個經驗，他講的這個感想是我在日後最大的支持之一。這部電影

除了戲院放映之外，還會到小村去放映。那時候三百多個人來看，但其實在台灣

是很冷門的。導演放完之後站起來，發現大家都沒走。他就問觀眾這是影展的規

定嗎？還是這是禮節呢？有個老阿嬤站起來回答，這樣的電影我們從小看到大，

這不會很難，我覺得你們拍得很好，也很親民。我就在想哇！真正的藝術大國，

從小看的是很多元的影片，他的目標群是全國的國民，而不是像我們要找一個目

標，然後從這個目標介入。所以我知道雖然我們現階段的觀眾可能是文藝青年，

但我發現有越來越多商業片觀眾會來看我們的藝術片，這是很大的成就，就是把

敵營的觀眾拉來，你可以看他們觀影的視野其實是越來越打開的。希望在台灣不

久之後也能像法國一樣，也能有多元的口味產生。 

 

 



Ｄ： 

我們是如何評估後續的影響。我想先回應陳女士的話，光是有片單已經不夠了，

更重要的是如何有配套措施吸引觀眾前來。我們的獨立戲院通常都是很舊，不是

高科技，不是像光點這樣在如此有歷史意義的電影。在法國有一個導演，有一個

宣傳廣告，想吸引青少年來獨立電影院看電影，想改變巴黎電影院就是老舊又髒

的形象。剛才你提的問題，的確也是很難評估相關的影響。但是我們可以從數字

看到，在某個年齡層的人，他們會受到吸引來看電影，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他們來看的並不是好萊塢的電影，而且是在規定的時間裡跟所有人一起看電影，

在戲院裡抬起頭來看電影。在放映前後有座談，讓大家分享觀影的感受，我相信

這就是影像教育的內涵。這不是真的要讓學生認識到電影的內涵，而是養成觀影

的習慣，還有對影院的信任。影院內當然不是只有藝術電影，也有商業電影，對

這些排片單的人，我們是信任的。讓觀眾習慣去看電影是一個文化的行為，重點

並不是要認識或分析電影的什麼東西，而是從觀影的行為中去養成文化的行為。 

 

（２：１８：５９） 

王： 

如果這樣聽起來的話，就這年來看。台灣比較大的關鍵問題是，就是人們覺得沒

有受電影教育的必要。所以陳館長常常遇到的是大家看完電影就走了。其實這個

不用付費的活動，觀眾並不會覺得是機會教育是機會學習，或是觀看電影之外的

附加價值。觀影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講沒有這個需求。如何喚起他們知道觀影這

件事情，是可以學習到更多事情的可能性，以及對他們來說好處是什麼？在電影

台也可以看電影，我也可以在看商業戲院看。對他們來說為什麼產生落差，或產

生需求，有這種需求，這個需求是很重要的，那有沒有這個想法能夠提出來讓大

家哪一天可以合作並且讓理想性可以落實？我這個問題會不會太抽象了？ 

 

柏： 

我這邊可以講一下市場端的觀察。其實我之前跟國小老師討論過，電影教育這一

塊。說學校有一些藝術課程，我覺得台灣的電影教育在學校，雖然教育的體系可

能沒有辦法，但有時候我就在想，雖然學校有美術課音樂課，但我們台灣的電影

其實是世界知名的，也有很多人透過電影來認識台灣，那我跟學校老師談做大的

問題是什麼，最大的問題是家長。可能要很久之後，我們才會有影像教育。當我

們的民間團體由下往上要推的時候，家長是最重要的。為什麼呢，因電影教育沒

辦法量化，沒辦法打分數，家長會覺得你學到什麼？你幾分？家長沒有感覺，因

為沒辦法量化。當學校的校長或老師帶學生來電影院，家長會投訴，老師都沒有

教學，去電影院偷懶。家長的認知上學就是老師講課大家聽。這是一個價值觀的

養成，我們現在家長對於影像能產生的力量沒有那麼大的想像力，可能會有一些

要和家人一起做的學習單，就覺得學校不要再弄這種東西，他壓力很大。那現在

這些年輕人就是未來的家長，如果他們從現在開始接觸電影，未來他一定會很欣



然的讓他們的孩子去接受電影，那這是我的看法。 

 

冬: 

剛剛 Dacco 有提到法國的影像教育從幼稚園就開始，那在 2003 年的時候，我們

圖書館仿效英國推出零歲閱讀運動，這樣的閱讀教育，現在在我們台灣已經走了

十多年，大概現在很多家長，懷了孩子後就知道，應該從小孩子兩三歲就可以用

故事書餵養孩子，不過像過去一樣說認為小朋友怎麼可能知道你在說什麼。像這

樣閱讀的養成是從出生就可以開始的。對應到影像教育，從國小、國中都可以開

始，去這樣落實整個影像教育，等整個市場，或是說到我們這個映演空間時，推

動起來相對就會容易很多。 

 

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那我們這一場的討論就到此，如果各位還有什麼想說的我們

可以私下來討論，那我們下午還有兩場場活動，那各位也可以把心中的疑問留到

下午探討，那謝謝我們三位講者。 

（２：２６：１５） 


